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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农村基层政府灾害
治理能力的影响

陆奇斌 张 强 胡雅萌

[摘要】 乡村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是直面自然灾害的关键主体，其表现出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基

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关系到灾害治理的成效。通过对2013年遭受芦山地震冲击的四川雅安农村社区

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度

和志愿精神是提升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成分，而社区政权参与是链接社区社会资本

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 社区社会资本；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芦山地震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与灾害具有天生的联系，它既是灾害的承受主体，也是灾害应对和

恢复的行动主体，建设灾害抵御型社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1994年第一次世界减灾大

会就明确提出了“社区减灾”的理念，2005年日本兵库世界减灾大会上通过的《2005—2015年兵库

行动纲领：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再次强调了社区在灾害治理中的重要性。我国作为一个

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国家，乡村人口占有全国总人口相当大的比例，乡村社区灾害治理水平的高低直

接关系到我国消除贫困、新型城镇化、社会转型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

对影响社区活动因素的正确理解，是社区安全和灾害治理体系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口1。毋庸

置疑，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是面对灾害挑战最直接的主体，因此，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和社区居

民承载的社区社会资本对灾害治理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

管理思想，导致基层政府因缺乏足够的资源而表现出低下的社区灾害治理能力。与此同时，乡村社

区过度看重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忽视了嵌入在社区居民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

其实，嵌入在社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只是基层政府在灾害治理中缺乏与之

有效关联。

乡村社区社会资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社区资源的视角。对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

能力关系的研究，将为我们破解社区灾害治理的基层政府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提升我国农

村地区基层政府的应灾能力和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

汉尼芬(Lyda Hanifan)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卜引，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也就是存在于个体和家庭这些社会单元中的亲情、友情、同情，

和社交礼仪‘61，以及能够获取资源、满足需求的社会关系‘7|。之后，经过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

等学者在社会资本领域引领性的研究渖。1引，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得到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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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广泛探讨和研究，几乎涉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所有领域。但是，将社会

资本应用到社区灾害治理领域起步较晚，而关于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影响的研

究就更少。

I一)社区社会资本与灾害治理

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可以获取的嵌入性资源⋯。，因此社会资本表现

得越强的社区，越容易产生社区协作和公众参与行为¨2|，而这些社区集体行为是社区灾害治理的

重要支持。一般而言，社区灾害的应对分为紧急救援、转移安置、恢复重建三个主要阶段¨“，社区

社会资本在这三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紧急救援阶段

在紧急救援阶段，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等相比，社会资本受损最小，也是唯一可以得到快速复

原甚至是增强的资本¨“。

当个体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困境时，本能性地通过人际网络来获得支持¨51，当生命受到灾

害威胁时更是如此。例如，1980年的意大利地震，高达97％的被困者是依靠社区其他人得以获救

的¨“；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中绝大部分幸存者是社区而不是政府救出来的Ⅲ。。2008年的汶

川地震的紧急救援阶段，70一80％的受困者也是通过自救互救得以脱离困境。即使是人们逃离受

灾地区时，通常也是以群体的方式转移¨81，并且绝大部分的居民会将投亲靠友作为生命财产保全

的首选，而不是去政府提供的临时安置点¨9’。可见在自然灾害来临时，社区社会资本在紧急救援

阶段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

2．过渡安置阶段

在过渡安置阶段，灾害风险尚未排除，灾后重建方案也未出台，受灾群众处于临时过渡状态，这

个阶段基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生活需求：除政

府机构外，志愿组织、亲朋好友也将给与相应的支持，其中受灾群众自身社会网络的支持最大。例

如，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后，86％的人口去了亲属家，5％的人口去了朋友家旧⋯。在汶川地震后的

过渡安置阶段，各级政府也鼓励受灾群众尽可能的投亲靠友，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解决临时安置阶

段的各类需求，即使在政府搭建的过渡性板房生活区，受灾群众自发形成的志愿组织也体现出社会

资本的重要作用，为基层政府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人们一般认为灾后社区的恢复水平是由灾害冲击的大小，以及政府灾后重建政策、资金投入情

况和其他正式与非正式的援助等因素决定的心1|，因此传统的做法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灾后恢复

重建阶段的首选目标。例如，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时，无论是政府的资金还是企业捐款，乃至社会

组织和个人的善款，都优先投向住房、道路、学校、医院等显著的物理性“地标”建设上。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对社会资本的建设才是社区恢复的关键心“，社会资本成为灾后恢复重

建的“引擎”心纠1。例如，2005年的美国卡崔娜飓风后，在同等投入水平下，具有相对更稠密的社会

网络和极高的邻里信任的越南裔社区，表现出更快的灾后恢复速度旧引。对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

震和2001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大地震灾后重建情况的比较研究也发现，社会资本越多的社区，更容

易及时有效的恢复¨“。

社会资本为什么会对灾后重建的效果产生影响?研究者围绕社会资本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

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一是社会资本所依托的社会网络影响灾后恢复秩序。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

区内居民的个体社会网络基础上的，为个体从灾害中恢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非物质性的条件，如信

任、获取资源的关系、制度和规则等心3J¨。二是社会资本与社区凝聚力有关。社会资本越多的社

区，其居民越倾向于留下参与社区的重建，而不是选择离开，因此社会网络粘度的强弱决定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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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水平旧⋯。三是社会资本是衔接外来组织的过滤网。社区中社会网络将对来自于社区外部

的个体和组织如志愿者、NGO等进行识别，被社区接受的组织将能更有效地参与社区的灾后重建

工作¨“。四是，长期累积的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社区动员，促进社区居民志愿行为发生，并减少

了社区各类社会角色参与集体行动的障碍心8。。五是，社会资本为灾后恢复重建提供精神支持，缓

解灾后社区居民的心理压力，促进精神健康Ⅲ1。

(二)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

以往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式灾害治理模式饱受诟病，人们呼吁政府应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建

议政府利用社区的社会网络，通过促进社区居民自发地有组织地参与灾害治理日引，实现灾害多元

化治理的模式”“。尽管相关研究表明社区社会资本确实对灾害应对具有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

基层政府在灾害应对的全过程承担了关键的主导作用，但是很少有研究探索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

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间接涉及这个问题。研究者观察了2004年印度洋海

啸冲击后的两个印度社区(Korai族人社区和sattan族人社区)，通过这两个社区灾后重建效果的比

较研究，发现较强凝聚力的Korai族人社区的领导者被尊重程度和号召力都要强于凝聚力差的Sat—

tan族人社区的领导者¨“。

尽管上述研究并未直接探索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的影响，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社区社会资

本和当地基层政府的灾害治理能力之间应该具有天然的、必然的联系，而且确实能对基层政府的灾

害治理能力产生影响。首先，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区成员的社会网络中的一种社会资源，也是在灾

害应对的各个阶段可以有效利用的一种社区资源储备。在灾害来临时，构成社区内个体或组织之

间的关系网络既是这些资源的嵌入载体，也为这些资源提供了流动的渠道，使得这些社会资源能够

随着灾害从发生到灾后重建进行更有效的配置和调动，社会资本存量和增量都将直接影响基层政

府灾害应对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次，从宏观社会资本角度来看，与此有关的社区内公民组织与公共

参与、信任、社会规范，都将灾害应对全过程与对基层政府发生联系，进而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灾害

治理模式，两者的协同势必对基层政府的灾害治理能力产生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调研过程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0级地震，与2008年汶川地震同为龙门山断裂

带的强震。相对于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造成基础设施受损情况要小很多"“，人员伤亡相对较

少¨“，灾害应对也快速有序，雅安本地很快就进入到了灾后过渡安置阶段。

为了不给灾后工作增加负担，我们选择在紧急救援阶段之后，于2013年5月底进入芦山地震

灾区开展调研。课题组从四川省雅安市四川农业大学选拔了有一定调研经验的18名四川籍在校

大学生作为调研员。在正式调研前，四川社科院的田野调查专家对调研人员进行了培训，并开展了

小范围的试调研，以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

最初课题组计划集中调查芦山县某个社区的全部居民，但是当时居民处于分散居住的临时安

置状态，无法短时间内获得充分的样本。通过与当地政府、NGO和志愿者讨论，在综合考虑乡村分

布分散、人员安全、时问要求、避免过多扰乱灾区秩序等因素后，课题组确定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选择芦山县的7个乡和天全县的1个乡，每个乡各调查1个村①，共计8乡8村。具体分布为，芦山

①天全县调研的是大坪乡的大坪村，该村地处芦山县飞仙关镇的西侧，两地距离非常近，便于课题组进入村内开

展入户调研，并且由于受灾害冲击、灾前地理、人文、经济等情况同芦山县的乡镇情况同质性较强，故可作为整

体样本进行研究。

万方数据



第4期 陆奇斌等：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农村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

县为芦阳镇的火炬村、太平镇的胜利村、飞仙关镇的凤凰村、双石镇的双河村、思延乡的铜头村、宝

盛乡的玉溪村、清仁乡的仁家村，除了偏远的大川乡和位于震中危险地带的龙门乡，芦山县做到了

全覆盖，天全县为大坪乡的大坪村。

在调查问卷的填写方式上，采用的是面访填写的方式，即由调研人员口头读出并适当解释调查

问题，然后将被调查者口头回答的内容填写到问卷上。最后回收了176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最

后共得到有效问卷160份。其中芦山县140份，具体分布为芦阳镇的火炬村20份、太平镇的胜利

村20份、飞仙关镇的凤凰村20份、双石镇的双河村20份、思延乡的铜头村19份、宝盛乡的玉溪村

21份、清仁乡的仁家村20份；天全县20份，为大坪乡的大坪村20份。

调查问卷的数据通过双工录入方式转录为sPss数据库数据。

(二)研究变量的选取

1．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

如何测量乡村社区社会资本是研究者们一直在探索的领域，目前关于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

量，多是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结合对应的农村社区加以修订。有鉴于此，本研究中采用的乡

村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是在综合以往各类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维度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地区的具

体环境重新建构的。

一般而言，社区社会资本大体可以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次的测量方法¨””3，个体层面主要

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以网络规模、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等维度来代表社会资本，也主要是反映微

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引。集体社会资本则更偏向于功能主义的视角，突出集体的社会资本属性，强

调集体中的信任、参与、规范等p“”1。

本研究是希望探索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属于功能主义的视角，因此

适合选择集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桂勇和黄荣贵通过对国内外社会资本测量文献的系统梳理和

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7个主要维度：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

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0|。牛喜霞和汤晓

峰进一步将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延伸到中国农村社区，指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包含合作、共享、互

惠、特殊社区参与、一般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H“。

我们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并结合芦山县和天全县当地农村社区情况，选

择了48个指标测量社区社会资本。最后通过因子分析，去掉载荷系数较低的变量，确定了测量社

区社会资本的7个维度，分别为“社区政权参与”“社区事务参与”“邻里信任⋯‘社区归属感⋯‘社区

熟悉程度”“人际关系亲密度⋯‘志愿精神”，共计20个指标，如表l所示。因子分析采用的主成份

提取因子法，正交旋转后，因子分析的KMO系数为0．783，Bartlett的球形检定显著性为0．000，累计

循环平方和载人为70．9％。

各因子的释义为，“社区政权参与”：社区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关系的紧密程度；“社区事务参

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倾向；“社区信任”：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社区归属感”：社区

居民对自己居住的社区的喜爱和依赖程度；“社区熟悉程度”：社区居民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对社

区的了解程度；“人际关系亲密度”：社区居民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志愿精神”：社区居民自

己参与和激励社区内其他居民为社区提供服务的意愿。

2．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测量

人们都认可基层政府是社会问题最直接的感知者和回应者，也是直面矛盾的第一道关口”“，

但有关中国基层政府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就基层政府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在农村领域的研

究中，一般将基层政府约定为县乡两级政府H”川。因此我们选择了乡镇干部代表基层政府，以社

区居民对这些干部的评价作为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体现。在基层政府的灾害治理能力的测量

时，我们选择了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的“总体表现”“组织能力”“应灾效率”“政府公平性”“政策制

万方数据



．12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

注l：表中因子对应为，Fl一。社区政权参与”、F2一“社区事务参与”、F3一“社区信任”、F4一。社区归属感”，F5一。社区熟悉程

度”、F6一“人际关系亲密度”、F7一“志愿精神”。

注2：社区自治机构指的是村支两委农村社区日常事务管理机构。

定的合理性”5个方面评价作为测量变量。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上述5个变量无法再分，为一个因

子，Crobahon alpha系数为0．90。

(三)模型构建

许多研究者提到，有必要区分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结果，例如有学者认为，参与公共事

务、集体行动接近于政治参与，属于社会资本的影响结果H卜461。上述因子分析结果中的社区政权

参与和社区事务参与两个维度具有类似的政治参与的性质，因此我们最后将社区社会资本确定为

社区信任、社区归属感、社区熟悉程度、人际关系亲密度和志愿精神五个维度，而将社区政权参与和

社区事务参与两个维度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

结果。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按照社区社会

资本、社区社会资本的后果、基层政府灾害治理

能力递进的因果关系，构建了社区社会资本对

基层政府的影响分析的全模型(Full Model)。

模型中，我们将“社区社会资本”的5个因子作

为外生结构变量，“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作

为结果结构变量，“社区政权参与”和“社区事

务参与”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果变量，同时也

作为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原因变量。各因

子对应的变量作为观测变量。模型的构建如图

1所示。

圈1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影响

全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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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结果

采用AMOS20．0软件，对上述全模型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cFI为O．917，NFI

为0．803，RMsEA为0．049。各观测变量的载荷系数均在p<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各结构变

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

1．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

社区信任、社区归属感、社区熟悉程度、人际关系亲密度、志愿精神5个结构变量对基层政府灾

害治理能力的路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说明社区社会资本的5个维度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

力均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2．社区社会资本对其后果变量的影响

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度、志愿精神3个结构变量对显性权利趋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

径系数分别为0．265(p<O．05)、0．316(p<0．01)和0．240(p<0．01)；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

度两个结构变量对社区事务参与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43(p<0．05)和0．212

(p<0．05)，但志愿精神对社区事务参与没有显著的影响；社区信任和社区熟悉程度对显性权利趋

同和社区事务参与都没有显著影响。

3．社区社会资本两个后果变量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直接影响

社区事务参与、显性权利倾两个结构变量中，只有社区政权参与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产生

统计水平在p<0．00l水平上的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0．893，说明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两个结果，

只有社区政权参与才对基层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裹2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

注：···表示路径系数在P<0．∞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路径系数在p<0．0l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路径系数在p

<O．05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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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中国社区社会资本的构成维度存在差异，且城乡有别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四川典型乡村的农村居民，本研究综合了城市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测量

维度和指标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但是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除了社区信任、社区归属感两个维

度外，并没有出现其他研究提取到的诸如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互惠等其他维度。可见社会

资本在不同的社区具有不同的构成维度，有必要根据研究的社区提取出对应的社会资本维度。另

外，在本研究中，乡村社区社会资本通过社区信任、社区归属感、社区熟悉程度、人际关系亲密度、志

愿精神五个维度来测量，说明城市和农村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这也与我国城乡二

元社会结构的现状对应。

2．社区政权参与是链接社区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

模型计算结果显示，社区社会资本的5个维度均未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产生显著直接影

响，但是却通过社区政权参与这个结果变量产生了间接显著影响。这说明，社区社会资本确实能够

影响基层政府的灾害治理能力，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产生影响；而且社区政权参与维度是链接两

者的关键。

3．社区信任和社区熟悉程度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构成社区社会资本的5个维度中，社区信任和社区熟悉程度两个维度对基层政府的灾害治理

能力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在乡村社区，当自然灾害发生时，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

程度，以及社区居民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对社区的了解程度，并不会对基层政府灾害应对产生明显

的影响。

4．社区事务参与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同样作为社区社会资本后果变量的社区事务参与，并没有如社区政权参与那样对基层政府的

灾害治理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程度的高低，只是受到社区社会

资本的影响，而不会为社区社会资本提供影响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路径。

(二)讨论

1．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和志愿精神是提升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成分

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设不但能够帮助乡村居民提升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也能间

接帮助基层政府提升灾害治理能力。本研究结果揭示，在社区社会资本建设的路径上，应重点关注

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的三个维度，即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度和志愿精神。

自然灾害来临时，社区归属感将决定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期待，归属感越强，居民对基层政府的

工作越重视；人际关系将决定政府资金、物资、信息等资源在社区内的传播和覆盖广度；志愿精神则

决定了上述资源在社区传递效率。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随着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

离开农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务工人员，乡村社区居民对生活社区的归属感正在逐渐丧失，农村人

口结构出现的“空洞化”，原有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受到显著的冲击。而大量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和

幼童难以承担自然灾害应对的重任，使得社区的动员能力被极大削弱。因此，在乡土社会资源日益

凋敝的今天，如何重塑乡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新定义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摆在政策制

定者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尤其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将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设纳入到基层

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建设乃至国家整体的灾害治理体系设计中，将是提高乡村社区自然灾害抗逆力，

实现多元灾害治理的必由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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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重视社区自治组织在灾害治理中的枢纽作用

乡村社区居民的社区政权参与程度越高，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正向影响

也越大，也就是说，社区居民如果与社区中的半官方或官方的服务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村民委

员会之类的村民自治组织，将有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这是因为这些半官方或官方的服

务机构处于官方体系的神经末梢，能够与社区居民进行良好的信息、人际、技能、知识等方面的传输

和沟通，从而增强了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社区政权参与程

度越高的居民也就越能理解基层政府的话语体系、行为导向和政策制度压力，从而达成一定的默

契，保证了双方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的高度协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有机

补充。在此次芦山地震以前，作为汶川地震的受灾灾区之一，芦山县和天全县的基层政府和社区居

民已经在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过程中，同本地的半官方、官方服务机构形成了大量的互动活动，因

此，在此次芦山地震中，由汶川地震沉淀下来的社会资本中的社区政权参与维度，成为了基层政府

灾害治理重心下垂、链接乡村社区的一个很好的接触面。

3．社区社会资本的悖论

一般而言，社区居民表现得越相互信任、对社区的了解程度越高、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越高，

应该对基层政府的灾害治理能力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但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社区信任、社区熟

悉程度以及社区事务参与三个维度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显著均不显著，这似乎有悖于

我们对社会资本的正常理解。究其原因，在现实的自然灾害的应对架构中，作为我国政权最基层的

乡镇一级政府，在自然灾害发生的紧急救援阶段，并不能完全与所辖村一级社区直接联络，甚至出

现信息孤岛的情况，这就使得无论社区居民之间如何信任、社区内部的信息如何透明，都不会对基

层政府的灾害治理工作产生显著的影响。

模型分析的路径系数显示，社区事务参与、社区熟悉程度和社区归属感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

力的直接影响为负值，社区政权参与、人际关系亲密度、社区信任和志愿精神的影响为正值。通过

对这两类维度内涵的分析发现，系数为负的社会资本维度具有排斥社区之外主体的倾向，即社区居

民对社区内部事务的参与程度越高，对自己社区的了解程度越高，对社区的归属感越强，社区居民

越不愿意和外界发生关联，甚至会排斥外界的干扰；而系数为正的社会资本维度具有与社区外部主

体融合的倾向，即社区居民如果越愿意参与到链接社区内外的社区政权的活动、越具有志愿服务精

神、社区内居民的亲密程度和信任程度越高，那么这个社区的居民越可能接纳外部主体的链接。因

此我们可以将社区政权参与、人际关系亲密度、社区信任和志愿精神称为“外溢性社区社会资本”，

将社区事务参与、社区熟悉程度和社区归属感称为“内卷性社区社会资本”。在提升基层政府灾害

治理能力时，应该注重对“外溢性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而要弱化“内卷性社区社会资本”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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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uence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on Disaster

GoVernance Capacity for Local GoVernment

Lu Qibin Zhang Qiang Hu Yameng

Absn曩ct Few rese8rch focus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I on the basis leveI govemment’s disaster govemance capacity．

Because local govemment and e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托the two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for community-ba8ed dis聃ter

risk govemance，con-elation between tlIe two elements will create a new pe瑁pective for dis船ter govemance． The study on

the‘rural c啪munities which are su矗毫red 201 3 Lushan e8rthquake in Sichuan Ya’趿found th8t community soci81 capital has

a sigII浓cant impact on the dis鹳ter govemance capacity of local govemment，where a sense of community belonging，inter．

pe碍onal and Volunteerism i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local goVemment8，while communit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8 a critical

path links the regime of community social c印ital and b聃ic level govemment’s disa8ter management capacity．

Key words The communitysocial capital；Local government；Disaster management；Lush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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